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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敬爱的滕藤同志
○俞芷青（教）

我是1956年从天津大学化工系毕业，

服从组织分配来到清华的。9月份到清华

以后直接进到工程物理系，当时的系主任

是何东昌同志，党总支书记是滕藤同志。

滕藤同志是第一个和我谈话的领导。

他说清华要搞原子能化工，并明确地跟我

讲：“我到各个地方去挑选人员到工物系

来参加教学和科研工作，要找男同志，不

想找女同志，因为原子能化工可能会影响

女同志的生育问题。”当时我很吃惊，第

一次跟我谈话就是这样一个具体的内容。

我立刻表态说：“我们中国有7亿人，我

们不缺任何人生育子女，只要为了祖国的

建设，为了原子能工业，我愿意这一生不

要后代。”因此，直到20世纪70年代，清

华大学取消了原子能化工专业以后，我在

38岁那年才生了一个女儿。第一次谈话的

印象对我而言是极为深刻的，当时我是海

淀区晚婚晚育的典型。

到了工物系以后，我跟滕藤同志的

接触主要是前半段，因为在业务上分

工，我属于“110”专业。“110”是从

原子能的矿物里面提取铀、钍稀有金属

这样一个任务。“120”是人工放射的

专业，“130”是同位素的专业，还有

“140”高分子专业。这是当时工物系

化工方面的主要结构，物理方面还有

“210”“220”“230”“240”专业。

工物系的创建，滕藤同志起了决定性

的作用。他自己以身作则，不只是承担了

领导的作用，而且亲自实现“双肩挑”。

在1956年到1957年间，滕藤同志的主要工

作是挑选人员到工物系承担教学和科研

工作。他从天津大学选出了两位研究生同

志，分别是蒋维钧和李以圭，还有我这个

本科生；从大连工学院又选了三位本科生

同志，分别是潘国昌、秦建侯和黄兰芳。

就是这么几个人，共同组成了原子能化工

小组，组长是朱永 同志。朱永 同志因

身体原因今天不能来参加追思会，现在健

在的有潘国昌和黄兰芳，其他的同事都已

离世，他们都为我们工物系和工化系的建

设作出了很多的贡献。

1957年，滕藤同志自己带队到苏联学

习，当时主要面对的是两个学校，一个是

门捷列夫化工学院，一个是列宁格勒化工

学院。滕藤同志和秦建侯同志去了列宁格

勒化工学院，后来在列宁格勒学习过的

还有周其庠同志。周其庠研究生毕业以后

就调到了我们工物系来。滕藤同志在1957

年留苏学习的时候，调研各个国家各个方

面的科研状况。他的才思非常敏捷，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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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又很强，所以他了解到的各种信息是非

常丰富的，他总能及时跟进国际的先进水

平，并且加以改进。举例来说，我们完

成的很著名的“712任务”，它的原始思

想，滕藤同志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后来

滕藤同志跟汪家鼎先生一起组织完成了

“712任务”。我们系里很多同志都参与

了“712”的工作，为国家的原子能事业

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712任务”最主要的贡献就是研制

出了提取钚、铀等核燃料后处理的工艺技

术路线。苏联当时做的是沉淀法提取钚和

铀，滕藤同志在充分调研以后，非常明确

地提出：“沉淀法不如萃取法，萃取法的

效率要高得多。”因此，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712任务”有了很大的进展，所以

说滕藤同志不仅仅是在政治上，在整个业

务上也是领导推动了我们工物系的发展。

后来，学校成立了工化系，工化系的

成立滕藤同志也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他

首先通过中央组织部，1957年从天津大学

调来了汪家鼎先生，工化系成立后，汪先

生担任系主任，后来在70年代又从外地调

来了黄圣伦同志等担任系领导，加强了整

个化工系的领导班子建设，为系里的发展

打下很好的基础。

我跟滕藤同志接触比较早，尤其是在

留苏的时候，因为我们住的门捷列夫化工

学院的宿舍是作为外地留学生到莫斯科来

暂住的地方。我们刚到苏联的时候，全体

都住在门捷列夫化工学院的宿舍里面。滕

藤同志不仅从事政治和业务工作非常认真

负责，同时也有着非常广泛的兴趣爱好，

他非常热爱古典音乐。到了莫斯科以后，

他带着我和秦建侯在莫斯科大街上参观游

玩，记得当时滕藤同志在大街上随兴就哼

起了交响曲或者歌剧，我也是很喜欢音乐

的。因此，走在路上他就考我说：“你唱

第一句，我立刻就能给你接上第二句。”

果然，不管是歌剧、芭蕾舞曲还是交响

曲，只要我哼出一个片段，他立刻就可以

跟上来全部。我真没有想到滕藤同志这么

多才多艺。

滕藤同志和我们在一起就像同学和朋

友一样，我们真没想到自己的领导是这么

平易近人。举个小例子，莫斯科的大街上

满都是卖冰淇淋的摊位，滕藤同志就说我

们一人买一个，我们每人就都买了一个，

等每人吃了一口两口，他说：“行了该换

了。”然后他就把他的冰雪糕递给我，然

后把我的拿过去吃。青年时代和滕藤同志

留苏期间度过的美好时光，至今记忆深刻

难以忘怀。

滕藤同志不只是平易近人，兴趣爱好

广泛，他在任何地方都是团结群众的中

心。你只要看他的眼睛，他的眼睛是非常

1957 年，工程物理系放射化工组部分成

员合影。左起，前排蹲者：廖史书、朱永 、

秦建侯、李文才，后排站者：蒋维钧、黄兰芳、

滕藤、俞芷青、许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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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智慧，非常有吸引力的。他走到哪里，

周围群众很自然而然地都被他吸引在了身

边。这一点是我们要向他学习的，不论在

任何的岗位，任何的工作地点都要团结群

众，关心群众，跟群众打成一片。

我非常感激滕藤同志对我个人的关心

和保护。我的父亲当年被定为“极右分

子”，这时我已经到了苏联。大使馆的人

就找我谈话，说你学的是原子能化工，从

铀矿里面提取各种需要的物质，你不能

再学这样的保密专业，要我立刻打铺盖回

国。这对我的打击是极大的，后来我想

到，我应该有组织纪律性，于是我立刻跟

滕藤同志联系汇报了情况。滕藤同志当时

是在列宁格勒，他立刻向大使馆解释，为

什么一定要把俞芷青放在门捷列夫化工学

院学习这个专业，因为我们清华大学办了

工物系，是要按期开课的，可是教学大

纲、教学计划所有的资料都没有，都要从

门捷列夫化工学院搬回来。如果把俞芷青

的学习给停掉了，让她回国，那么谁来接

替？因为办理留苏的手续需要很长的时

间，是不可能来得及开课的，因此大使馆

第二次找我谈话，让我把专业名称改成

“稀有金属工艺学”，也就是把“铀的工

艺学”改成“稀有金属的工艺学”，我们

懂的人都知道，这其实是一码事儿。

这就是滕藤同志的智慧，他总是能创

造性地解决一些难题。这样我就在苏联完

成了把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整盘的东西

都搬回来的任务，然后买了18箱各种各样

的期刊、各种各样的材料，最后都海运到

北京了。因此，我们工化系就有了一个资

料室，可以供大家查阅所需要的材料。所

以说在筹建工化系方面，滕藤同志同样也

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也是这样才保留

了学籍，保留了在那儿进修的机会。1959

年9月我返回北京，9月底立即就开课了，

我开了铀、钍，还有稀有金属提取方面的

课程。当时我只有25岁，如果没有滕藤同

志这样一个有开阔思想的领导，这样的事

情是不会发生的。大家也知道，在清华大

学的历史上，25岁的小助教是不可能上台

讲课的。有这样的放心大胆鼓励年轻人成

长的领导，我们就敢往上冲。

因此从25岁开始，我就担任了我

们工化系的稀有金属工艺学和铀、钍

工艺学讲课的任务，后来又参加了其

他的一些科研工作，一直到改革开放

初期。1973年金涌同志到了清华以

后，我才转方向跟金涌同志合作，做

了很多反应器等流态化方面的工作。

今天有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来回

忆和追思我们敬爱的滕藤同志，我愿

意把自己的一些经历和感受分享给大

家，让大家来认识和了解滕藤同志

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怀念敬爱的滕藤

同志！

2004 年，滕藤（前排中）作为清华大学首任研究

生院院长参加研究生院成立 20 周年座谈会，前排左 3

为校长顾秉林，左 5为原校党委书记方惠坚


